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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和遠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內陸國家馬

其頓，自1999年1月27日正式建交以來，

雖然僅短短兩年，但其間予國人由熱轉冷

之感。熱者，當雙方建交之後，隨即展開

高層互訪，上至行政院長和總理、立法院

長和國會議長，以及外交部長，下至工商

企業團體，培訓馬國企管經理及技術專業

人才，使台馬關係的友誼甚篤，穩定發

展；冷者，不及一年，執政聯盟內部開始

出現雜音，對我國所謂的「經援承諾」，

有所抱怨。緊隨著去年（2000年）11月，

聯合政府改組、推動台馬建交最力的更新

民主黨退出內閣，改由一向親中國的自由

民主黨加入聯合政府。於是，斯科普里狀

況頻頻傳出，更有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的兩名參贊勤於走訪馬國，公開談及中馬

復交議題。更有甚者，馬國總統和總理，

竟然公開接見江西省南昌市長。為此，不

由得令國人想到，台北和斯科普里之間的

關係是不是早已出現問題、會生變嗎？  

貳、中國極力拉攏馬其頓 

 早在台馬建交後，北京政府即頻與斯科

普里當局接觸。首先，最值得國人關切的

乃是馬國官方對待中國訪客的不尋常反

應。中共頻頻與馬國官方進行接觸，有三

件極不尋常的動作，頗值關注：  

 其一、正式外交管道的接觸：中共展開

對馬其頓的「外交出擊」，是以駐貝爾格

萊德大使館為根據地。自去年十二月至今

年一月中旬，中共派駐南斯拉夫使館李姓

和王姓兩名參贊先後密訪馬國首都斯科普

里。李氏曾四度到訪分別會見馬國國會新

任議長安道夫和身為自由民主黨黨員的首

都市長潘諾夫等馬國政要，表達北京欲與

斯科普里關係正常化之意願；王氏也於一

月中旬密訪安道夫，協商雙方復交事宜，

馬國政府放任國會議長和中共兩名使館參

贊，協商復交事宜，也為內閣制國家處理

國際關係所罕見。  

 其二、城市外交的接觸：中共除了透過

傳統外交途徑之外，也展開城市外交攻

勢。江西省南昌市和馬國首都斯科普里在

中馬斷交之前，即談及締結姊妹市事宜。

去年十二月中旬，南昌市劉姓市長應邀率

團走訪斯科普里，並分獲馬國總統特拉伊

考夫斯基，和總理喬傑夫斯基的約見，馬

國總統和總理以高規格的禮遇約見尚無邦

交的中國地方省籍市長，雙方談及彼此間

改善關係的議題，並就改善中、馬關係進

行會談。同時，劉姓市長代表南昌市和斯

科普里市長潘諾夫簽訂兩市合作友誼備忘

錄，並談及締結姊妹市事宜，達成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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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合作交流之共識。  

 其三、加強經貿外交的接觸：公元2000

年12月26日，中國大陸「海南科工貿易公

司」總經理紀建平，首度應邀率團訪馬其

頓國營電力公司洽談，檢討「興建科茲亞

克水力發電廠計畫」進度落後問題，並協

商馬方貸款及發電機規格不符等爭議。中

國海南科工貿易公司承諾將大幅更換該公

司駐馬工作不力人員，和擱置過去的爭

議，儘速依約完成建廠計畫，中國對該項

工程並提供八千萬美元的經援。  

 中共對馬國展開的一系列外交出擊，除

經由官方傳統外交外，並藉由城市交流的

方式，乃至以經貿外交，提供信貸和技術

工作人員協助馬國水力發電建設與我國進

行正面較勁，馬國政府又毫不迴避以禮相

待，沒有把台北當局放在眼裡，凡此種

種，正說明台、馬關係早已出現動搖，潛

存隱憂，很明顯地反應出台、馬之間關係

的隱憂。  

 另外，再就中國頻與馬其頓政府展開外

交攻勢的背後意圖來看，其背後目的昭然

若揭：第一、企圖破壞台馬關係發展走向

正常化。北京共黨政權一直處心積慮，對

台灣進行「三光政策」，想盡辦法封殺我

國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第二、圖謀阻

止我國以馬其頓作為橋頭堡開拓東南歐，

甚至整個歐洲的外交關係。由於我國政府

相當重視台、馬邦誼，中共當局乃採「遠

交進攻」，以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地利之

便，軟硬兼施，誘引斯科普里政府改善雙

邊關係；其三、試圖挽回中、馬斷交時被

蒙在鼓裡的顏面。當1999年1月27日台北

和斯科普里同時宣布台、馬建交之際，中

國駐馬許姓大使事先毫不知情。該年2月9

日，中、馬宣布斷交之後，中國駐馬大使

曾揚言，終將會再度回到斯科普里。  

參、馬國「台、馬關係」正常

化之內、外在因素分析 

 台、馬關係會生變，由馬國政府高層對

此始終無法唱同調也可看出端倪。  

 首先、馬國政要某些言論，也甚令國人

納悶，不容等閒視之：諸如，總統特拉伊

考夫斯基2月1日在參加早餐祈禱會時，應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之

邀發表公開演說，曾提到「台、馬關係目

前有非常正面的發展，我們並無計畫斷絕

和台灣的外交關係。」然特氏又稱「未來

馬國是否會轉而承認中國」，乃係未來必

須考慮的問題。「馬國與中國的外交關

係，目前很不幸的被擱置」，他瞭解「中

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所以馬國對這個情

勢的發展一直很注意。」特拉伊考夫斯基

經常以馬國未來將加入歐洲聯盟，其外交

政策必須和歐盟一致為由，別有所指，來

點出台、馬關係發展的不穩定性；再者，

國會議長安道夫在接見中國駐南使館參贊

後，曾對外宣稱，馬國聯合政府準備和台

灣斷交與中國復交達成共識；此外，馬國

獨立後首任總統格里戈羅夫支持中、馬復

交。早在1999年1月台、馬宣布建交時，

當時擔任國家元首的格氏就極力反對，一

再表示馬國僅承認「一個中國」，北京為

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  

 其次、當台、馬的外交關係即將生變之

際，馬國親中國的政治人物總是要搬出一

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來說明台、馬建交是

一項「錯誤的決策」。前不久馬國前駐美

大使阿采夫斯卡就向華盛頓的記者表示，

「承認台灣是一個大錯誤」，「馬其頓已

體會到，失去聯合國預防性防禦部隊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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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這位剛卸任的大使更放馬後砲的指

出，斯科普里對台灣的外交行動激怒了中

國，導致北京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聯合

國防禦部隊的延長案。阿采夫斯卡理所當

然認為，由於聯合國一千名預防性防禦部

隊撤離馬其頓與塞爾維亞邊界，使得馬其

頓和科索沃之間的多山疆界讓阿爾巴尼亞

族游擊隊不受阻礙跨越，種下今天馬其頓

瀕臨內戰的危機。  

 事實上，只要對馬其頓獨立後的政經情

勢和聯合國維和部隊所能發揮的功能有所

瞭解，像阿采夫斯卡之流似是而非的言

論，是難令人信服。最簡單的一些道理，

阿采夫斯卡和馬國政界人士總該知道如下

事實：  

 一、馬國內部不團結，不勤於改善民主

化之後的政經條件，而單靠區區一千名聯

合國預防性防禦部隊，即想確保馬國的和

平穩定，豈不是過於天真。聯合國維和部

隊自1999年7月先後派遣四萬多名藍盔軍

進駐科索沃，都已為時二週年，科索沃的

危機依舊存在。聯合國維和部隊也曾在安

哥拉、索馬利亞和柬浦寨等地執行維和任

務，但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  

 二、在馬其頓靠科索沃邊界城鎮作亂的

是所謂「民族解放軍」（NLA），嚴格地

說，與科索沃解放軍（KLA）是有別。一

般咸信，馬國境內阿爾巴尼亞族的「民族

解放軍」得到科索沃解放軍武器的支援，

那麼，試問：第一、以北約國家為主幹的

聯合國維和部隊為何坐視不管，縱容科索

沃解放軍提供軍火給馬國的民族解放軍？

第二、究竟是什麼因素，致使馬國阿族解

放軍坐大有機可趁，他們的要求為何？  

 三、較符合常理的認知，中馬在兩年前

斷交之初，北京共黨政權不顧馬其頓的安

危，亂動用否決權來報復斯科普里當局，

馬其頓人民應該要憤慨不滿，更清楚認識

共產黨的真面目才對，何以今日斯科普里

反而對台灣恩將仇報，把馬其頓的內亂歸

咎於台馬建交帶來的代價？再者，當聯合

國防禦部隊無法延長時，北約曾承諾協助

馬國的邊防，歐洲聯盟和北約也一直從中

斡旋，想辦法落實1999年7月底，所簽署

的東南歐穩定公約，馬國何以不自我檢討

境內少數民族的權益問題？  

 再者、就馬國內部情勢看來，目前馬其

頓正陷入內部動亂，政府急需國際社會，

特別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援助；中國身為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員，握有聯

合國出兵與否的決定權，馬國在此安全利

益考量之下，自然亟欲向中國示好。  

 準此以觀，從上述馬國內、外在情勢看

來，以及在北京共黨政權積極拉攏親中國

的自民黨，並展開一連串的外交出擊下，

很顯然地，一方面已對我國構成莫大心理

壓力，中共頻與馬國進行外交接觸，迫使

我國疲於奔命，急思因應對策，耗損有限

資源；另一方面，也引發馬國境內親台派

和親中派的相互較勁，分化聯合政府和台

灣的邦誼。致使更新民主黨退出聯合政

府，轉由親中共的自由民主黨入閣，將相

當程度影響過去一向反共的內部革命組

織—馬其頓民族統一民主黨的對台政策，

呈現搖擺不定；同時中共試圖在馬國境內

塑造復交輿論，以利統戰。早在1993年10

月，北京與斯科普里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之後，中共當局已在馬其頓廣結善緣，和

由馬共改頭換面的社會民主聯盟、媒體和

某些社會團體等交往甚密，早已奠定良好

基礎。  

 持平而論，在馬國內部政策搖擺不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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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共黨政權處心積慮不擇手段打壓台

灣在國際社會生存空間的情況下，台灣和

馬其頓的外交生變，注定終將到來。  

肆、從「台、馬關係」吸取教訓 

 台馬關係於今年六月劃上休止符，台北

和斯科普里之間的正常互動即宣告停擺，

台馬外交生變之後，畢竟我們在五、六○

年代錯失國際形勢雙重承認的最佳時機，

如今要力挽狂瀾，實是極為艱辛。無可諱

言，面對外交戰場上這種殘酷的政治現

實，更需要「處變不驚」，多少有心理準

備。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台

馬關係建交之時，實在有諸多檢討之處。

此時此際，更亟需冷靜思索，期盼我國外

交部門，前車之鑑，從這次「馬其頓經

驗」得到一些教訓。  

 在此必須坦率指出，二年多前，當台北

和斯科普里正式宣布建交時，從官方和大

眾傳播媒體的談話與評論，予人有下列印

象：其一、和馬其頓建交，使我國自七○

年代初與所有歐洲國家（梵諦岡除外）陸

續斷交之後，重新又回到歐洲，相當具有

象徵性意義；其二、台灣和處在巴爾幹半

島上的馬其頓建交，形同我國在東南歐攻

下橋頭堡，一方面作為進軍歐洲的跳板，

另一方面可做為我國拓展東歐國家進一步

關係的據點；其三、在北京共黨獨裁政權

一再揚言對台灣進行「三光」政策的陽謀

下，突破中國的封鎖，打開台灣「求生

存，求發展」的活路，無異使國人「風雨

生信心」，充滿希望。事實上，這些觀點

未免一廂情願，過於樂觀。持平而論，台

灣和捷克、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雖

無正式外交關係，但我國與上述三國的互

動交流，遠比與馬其頓更加友好，經貿關

係也愈為密切。  

 俗云「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如果

台馬建交之前，我國的外交決策部門誠如

政府所再三強調的「務實外交」，很務實

地對馬其頓的內外在條件客觀評估，那

麼，我國或許不至於得不償失，甚至於疲

於奔命，付出高昂代價試圖維繫搖搖欲墜

的邦交。坦白說，以馬其頓現存的內外在

環境，只要稍加衡量比較，即可得出清晰

可見的答案。第一、馬國國會各政黨一來

民族主義高漲，熱中權力鬥爭，仍欠缺民

主素養；二來對外政策共識不足，尤其對

台馬關係的認知落差甚大；三來沒有一個

強勢政黨足以在國會掌握絕對多數，卻必

須由二、三個政黨以上始能成立穩定內

閣。這種情況之下，每四年改選一次國會

政黨生態，變幻莫測，很不容易對各個政

黨建立互信友好關係。第二、馬其頓內部

族群問題複雜，阿爾巴尼亞族未享有主體

民族地位，受到歧視，加上科索沃與馬其

頓比鄰，提供阿族相互聲援，追求屬於阿

族共和國目標的客觀條件，隨時都有可能

發生動亂，而影響馬國政局的穩定性。第

三、馬其頓的經濟條件甚差，一方面小國

寡民，資源匱乏；二方面地處巴爾幹內陸

國家，沒有出海港口，陸海空運輸系統頗

受外在因素，如鄰近地區的動亂，睦鄰關

係不佳等所帶來掣軸自主性低；三方面馬

國不是巴爾幹地區的交通要衝，加上巴爾

幹地區紛爭不斷，民族間的矛盾揮之不去

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第四、正因為馬

其頓位於有「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

島，暗藏不定時炸彈，衝突頻繁，致使國

際社會不得不插手干預；中國作為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自然有較多機會

介入，予以發揮其影響力。準此以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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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外交決策單位若在台馬建交之前，不

求功心切，並以國家利益為第一優先作考

量準則，相信台、馬之間的外交關係就不

至於急就章宣布建交，也不會花了大筆冤

枉錢而草草收場。  

伍、結論 

 總的而言，我們該從台、馬關係中的起

起落落學到什麼？俗語說，「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我國至少也和四、五十個國

家有過斷交經驗，難道我們還要一錯再

錯，執迷不悟嗎？此時此刻，我們不忍心

對外交部門有所苛責。不過，我們必須鄭

重提出下列呼籲：第一、朝野政黨應相忍

謀國，及早建立對外政策的共識，形成團

結一致對外的戰鬥力量。第二、強化外交

前線的團隊精神，不但要具有堅強的戰鬥

意志，而且對台灣的忠誠度不容置疑。第

三、駐外人員宜適才適用，切忌因循苟

且，或酬庸或靠人際關係等「內交」不當

作為。我們期許，今後該是講究效率和務

實的「行動外交」。  

 有了「馬其頓經驗」，該是我國「經援

外交」亟需嚴肅檢討與另謀對策的正面教

訓的時候。台、馬關係僅僅維持二十九個

月，台灣卻為這個巴爾幹內陸小國的經濟

援助浪費國庫一億五千萬美元，相當每個

月白白付給馬國五百多萬美元，比起馬國

歷年來所吸引的外來投資僅僅八、九百萬

美元，簡直無法相提並論。台灣對馬其頓

的付出，根本不是任何國家所能望其項

背，這樣高昂的代價，世所僅見，但為何

斯科普里對台灣雪中送炭的友誼竟是那麼

無情無義？！這應是我們決策當局必須要

嚴肅檢討的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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